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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赋能学习何以可能

吴 虑 1， 杨 磊 2

（1.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管理杂志社， 北京 102617；
2.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 要] ChatGPT 凭借类人的认知、生成和创造能力引发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思维革命，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认知框架

正在建立。对学习而言，ChatGPT 将通过高密度信息的即时输出，强调聚焦问题的自组织学习，关注学习过程中的知识迁

移和理解生成来实现对学习起点、学习形态和学习路径的重塑。 同时，该过程中潜在的逻辑张力也给学习带来了不确定

性，集中体现为知识高效生产与学习者思维替代、深度学习生成与学术伦理越界、海量数据训练与特定意识形态偏向三

重矛盾。 为更好地规避风险，加速释放 ChatGPT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红利，使 ChatGPT 真正赋能学习，需要从三

个方面着力：首先，要将 ChatGPT 技术教育化，开发出具备“教育品性”的 EduGPT 并研制使用规范，以确保学习者与其

理性健康互动；其次，要从为学习者搭建脚手架和促进知识迁移的角度优化应用设计，促使学习者由“利用 ChatGPT 学

习”转向“在 ChatGPT 中学习”；最后，要从关注学生如何学习、学习如何有效发生的立场重设教育评价，从而驱动有意义

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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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基于生成预训练转化器架构的 ChatGPT， 实质上
是一种维特斯根坦式的“语言游戏”，其可能对科学研
究和人文学科的创生机制产生冲击[1]，引发教育诚信危
机、信息甄别挑战、数据隐私安全及新伦理问题[2]。 对
此，教育界必须客观评估预判 ChatGPT 用于教育的利
弊，以创新的方式重新审视教育实践、生成新的教学
与课程观念，并提供人工智能不容易解决的任务[3]，同
时重点思考如何引导学习者规范、有效地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 当前，有研究认为 ChatGPT 能为教育
创新提供新的机遇，尤其有助于建立人机协同的学习
模式和学科融合的育人模式 [4 -5]； 也有研究担忧
ChatGPT 在应用中可能限定学习者可认识的范畴，剥

夺其认知过程[6]。面对不同声音，教育到底应该如何对
待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它对学
习者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能为学习者带来新的学习
体验，又能否成为赋能学习的技术？针对以上问题，本
研究将从学习视角进行探索性回答。

二、逻辑起点：ChatGPT重塑学习的可能性

教育科技发展史归根结底是技术增强学习的

历史，是技术支持教与学自动化的历史 [7]。 ChatGPT
依托“大数据+大算力+大算法”，已经参与到人类的
知识与经验中，打破了传统人机关系“主—客”二分
的对立格局，正在塑造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认知世界
的框架 [8]。 在一定程度上，这将会引发学习的全方位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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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学习起点：高密度信息即时输出，知识
价值被重申

知识问题是教育学领域恒久而经典的问题，事关
课程教学变革行为。 自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
值”以来，教育界对“学什么”及课程知识价值问题的
探索就从未停止过。不同教育流派和研究者对知识选
择标准各抒己见，从为完满生活做准备的科学知识到
促进经验不断生长的知识，再到学科结构知识，学界
逐渐深化对知识价值判断的认识，形成了具有适度张
力的满足学生发展、社会发展和知识发展需要的三维
知识价值结构[9]。 当前，知识的生产、扩散和更新速率
前所未有，碳基知识和硅基知识共同增长，面对无限
的知识和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重新思
考“什么知识值得学习”显得关键而紧迫。

ChatGPT 在全新的深度学习堆栈上接受了更多
数据训练和计算训练，多模态、连贯性的信息处理和
生成能力显著提升，这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信息检索模
式[10]，最大限度地激发信息的涌现与创生能力[11]。可以
说，ChatGPT 是智能时代具有信息生成力的超级工
具，它拥有广泛的知识库，能够根据学习者需求高精
度生成和高密度输出学习内容，这必然会促使一种新
的学习文化———即时学习 （Just-In-Time Learning，
JITL）成为现实。 即时学习指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
求，随时随地开展围绕目标内容的学习，它强调技术
为学习者提供泛在全息的信息资源，能够基于大数据
分析和推送技术迎合学习者的需求，选择契合学习者
个人偏好的信息并以其能够理解的术语来传递知识。
即时学习的运行机理在于相关技术能够将学习者完

整的学习数据存储到数据库并实时更新，从而支持构
建具有自适应性的学习者动态模型， 以生成个性化、
智慧化学习资源，为学习者提供精准的教育服务。这意
味着 ChatGPT将成为一个高效便捷的学习助手，能够
在较短时间内为学习者提供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的知

识，较之传统教育强调由易到难的知识传授，大大提高
了学习发生的起点和知识建构的底层逻辑， 无论是学
科知识还是跨学科知识的学习范畴都会不断扩大。 进
一步而言，知识被外包给数字共享平台，多源异构的信
息和知识唾手可得， 这将颠覆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和
现行的规模化、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知识控制权和学
习控制权也将逐渐突破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垄断，重
新回到学习者本身。 在此背景下，学习基本知识是否
还有必要，如何求知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等问题必然
会再次引发争鸣 [12]，教育界也必将基于为未知而教、
为未来而学的立场重新审视“什么知识值得学习”。

（二）优化学习形态：模糊教与学边界，助推自组
织学习

教与学的关系是师生关系的规定关系，是教育研
究领域中的一个基础性命题。尽管现代教学论强调教
学活动是以教与学之间的“对话”为基础，打破了师生
“二元对立”的思维，但这只是从法律地位上明确师生
之间具有民主平等的公民关系，而从师生规定关系来
看，教师由于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并按照自
身的教育价值预设开展教育活动，因此，仍然具有“权
威”地位[13]。 随着新技术与教育的日益融合，一个整合
科技、 教育学和变革知识的极度空间被塑造出来 [14]。
在极度空间中， 科技蕴生出巨大且持续扩张的信息
库，使得知识和教育资源的表征形式与分布形态更加
开放、多元和泛在，知识获取的低门槛与便捷性为自
组织学习的开展提供了环境支持。自组织学习理念源
于英国学者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在印度、南
非等地开展的“墙中洞”实验[15]，其主张学习是学习者
与教学环境相互作用并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只要借助
新兴技术为学习者创设一个充分开放、包容且适于个
性化学习的环境，给予学习者足够的激励并驱动其好
奇心，同时确保教师最小化干预，学习者的大脑就将
开启自组织，学习也会自然发生。在此过程中，教与学
的客观边界逐渐模糊，知识型教师在教学场域中的声
音不断变弱，学生既是学习者，又是信息技术工具的
教育者。

“墙中洞”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在贫困地区推
行“替代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以信息技术弥
补贫困地区师资不足和素质低下的问题[16]。 这是对技
术支持自组织学习开展的初步探索，而 ChatGPT 的应
用则可以看作是将“墙中洞”实验变为“手中脑”的探
索。 ChatGPT彻底改变了信息获取方式和人机交互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教师教学的不足，甚至在
某些方面能够超越教师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习助手。
例如，ChatGPT 具有强大的解惑功能， 它能够将人类
知识语境数字化，并通过与学习者互动不断迭代生成
更复杂、整体关联更强的人机融合知识语境，同时具
备对其所生成知识的评判能力。在此前提下，ChatGPT
引入教育领域有助于推动自组织学习模式从理想走

向现实。一方面，学生借助 ChatGPT获取知识，同时要
通过更富逻辑性的提问或对话交流，帮助 ChatGPT 在
持续的反馈循环中形成更高级的思维链，从而实现知
识的快速、 系统、 精准整合与呈现。 在这个过程中，
教—学—评实现一体化 ， 学生既作为学习者从
ChatGPT 中学习，又作为教师发布指令指导 ChatGPT

29



电化教育研究

深度学习， 并对其生成的知识进行评价和再生成，即
ChatGPT 与学生互为学习者和教育者，教与学不再有
清晰客观的边界。 另一方面，ChatGPT 借助强大的多
模态任务处理能力和个性化数据支持能力，可通过与
学生的持续交互生成契合其学习偏好的知识序列和

学习内容，进而促进学生从松散的信息检索转向聚焦
问题和促进知识建构的自组织学习。

（三）重构学习路径：关注认知结构迁移，机械学
习转向理解生成

学习科学认为，学习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对不同
文化实践的整合，这不仅仅关系到人们学什么，更关
系到人们如何学的问题 [17]。 一定程度上，学习可以理
解为由文化形塑并在社会性境脉中建构的活动。从口
传、手工抄写、印刷技术到数字媒介时代，不同时期的
媒介技术通过革新知识生产、表达、流通方式形塑出
不同的认知文化，进而影响着教育组织形态和学习路
径。 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媒介即
技术是人体和人脑的延伸，它会改变人类的感知比率
……媒介即是讯息”[18]。 生成式人工智能跨模态的生
成能力展示出未来多感官感知的可能性，这必将在教
育中产生一种新的形态和尺度；同时，它通过数据和
算法驱动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在不同任务间实现

知识迁移和生成，很多“未经验证”的知识可能因此潜
入人类知识体系，彻底打破传统知识生产与知识认证
的系统性和平衡性 [19]，知识出场方式和知识生产流程
被重构，认知文化和思维方式也将随之被重塑。 在此
背景下，学习将不同于传统预设性课堂注重对陈述性
知识的机械记忆和固定程序性知识的反复练习，而是
更加强调对知识生成过程的探索和对新知识的创造。
学习者要从在既有知识体系中学会学习转向学会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生成式学习，而这需要学习者
既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知识， 又清楚如何获取这些知
识。 概言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要求学习者
构建起一个不断演进且表征特定情境的知识框架或

图式塔，以便随时从中抽取背景性知识，帮助大脑在
新知识和先前经验之间建立起更多的联结，从而促成
知识的重组、迁移、理解与创造。
此外，ChatGPT 在人机协同上的不断突破将倒逼

学习者重构学习路径。 ChatGPT以海量数据构成回答
各类问题的数据基底和能力基础， 以深度学习和人类
反馈强化学习等技术支撑人机对话走向纵深。 其中，
人类反馈强化技术运行背后的行为逻辑发挥关键作

用，即人类对问题的精准表达、连续发问、辨别批判、
及时引导等反馈行为。 事实上，这是对学习者逻辑能

力、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等高阶能力提出空前挑战，学
习者能否与 ChatGPT开展有效对话， 能否让 ChatGPT
超越工具性存在而成为认知伙伴，能否对 ChatGPT 生
成的内容保持批判性思考和辨别能力等，直接决定着
有意义的学习能否发生。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
习的起点逻辑在于人机高度协同、 形成正反馈关系，
从而激活人工智能“大脑”深处的“神经突触”，促成人
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双向延伸， 形成混合增强智能，
最终在知识生产中实现创新性的突破。 因此， 通过与
ChatGPT的深度对话， 学习者既能获得精准的学习支
持，又能在不断对话中理解知识输出逻辑和知识创造
机理，实现从机械记忆的学习路径走向理解生成。

三、逻辑张力：ChatGPT可能引发新的
学习困境

“技术闯进一种文化时，谁是最大赢家，谁又是最
大输家？ 这个问题并非一目了然，至少在初始阶段并
不是很清楚。”[20]ChatGPT掀起学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发展引发的不确定性及未来教育应对的大讨论，尤其
是技术盲区及其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成为讨论焦点。

（一）知识高效生产与学习者思维替代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学习者

置于新的学习环境中，即时学习文化应运而生，学习
者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学习和获取知识。 然而，这种高
效“捷径式”的学习是否会导致学习者不重视事实性
知识的学习和记忆？ ChatGPT强大的深度学习和生成
创造能力又是否会替代学习者思维，弱化其独立思考
和探索建构的能力？
脑发展与学习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学习主要通过

相互依赖的神经网络进行，已有学习经验能够刺激神
经元之间建立连接，改变大脑结构，从而影响个体的
学习和行为[21]。 这意味着知识获取和记忆是塑造人脑
复杂认知功能、发展高级智慧的前提，也是人类实现
精神生长和意义生成的基础，其有助于提升大脑机械
反应的速度， 促进更多神经元联结并催生更大的智
慧。 基于此，ChatGPT 的发展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学习
者过分依赖信息检索和临时建构，轻视对事实性知识
的记忆和对程序性知识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思
维层面的“中端替代”甚至“高端替代”，制约人脑高阶
智慧的发展。 但长远看，即时学习将会对学习者知识
掌握的广度和深度提出更高要求，事实性知识、程序
性知识，以及更为关键的用于理解和生成程序性知识
的原理性知识（元知识）将备受重视和关注，它们共同
构成学习者与 ChatGPT 等复杂符号系统深度交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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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信息生成的知识基础。这表明技术发展与教育发
展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滞后”，但如果教育及时
作出变革 ， 重新设计学习内容 ， 必然能够应对
ChatGPT 使用过程中的思维替代，促进学生利用技术
进行有意义的学习，而非逃避学习。

（二）深度学习生成与学术伦理越界
ChatGPT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上的飞跃， 使其能

在教育领域中发挥诸多作用，如生成学习材料、解答问
题、开展个性化辅导、支持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等。 这
些功能在提升学习效率的同时， 也可能诱发作弊和抄
袭行为。 相关调查显示，美国 89%的大学生承认通过
ChatGPT 完成家庭作业，53%的大学生使用 ChatGPT
写论文，48%的学生使用 ChatGPT辅助考试[22]。 对此，
很多高校对 ChatGPT下达禁令，如香港大学禁止在所
有课堂、作业和评估中使用 ChatGPT 或其他 AI 工具，
否则将被视为剽窃行为， 当教师怀疑学生使用时，可
要求学生额外口试及考试等。 美国、澳大利亚、意大
利、英国等国家的多所高校也明确限制学生在学习期
间使用 ChatGPT， 如果被发现用于论文或者考试，学
生可能会面临退学。
针对 ChatGPT会引发学术伦理问题的论点，本研

究持部分赞同态度。 短期看来，ChatGPT 能让学习者
即时获取海量知识并代理完成基础性学习任务，这确
实会给部分学生提供抄袭作弊的捷径； 但长远看，随
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普及应用，教育
目标和学习任务也会随之升级，即从强调对一般性原
理知识的记忆与浅层理解上升为对跨学科综合性知

识的应用与创新，更加强调深度理解知识并创造新的
知识。 当然，ChatGPT 在实践中也存在人为因素外的
学术不端问题，如 ChatGPT在被要求撰写学术论文过
程中会编造虚构的引文，且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但这
是算法缺陷，未来通过扩充数据、优化算法和规范科
技伦理训练便能有效规避。因此，与其恐惧和排斥，不
如教会学生以合乎道德和富有成效的方式使用。

（三）海量数据训练与特定意识形态偏向
以唐·伊德（Ihde D）为代表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学

派基于对技术中立论和技术价值论的批判，将技术与
人的关系置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境脉中考察，开创了
“人—技术—世界”和“人—技术—文化”统整的技术
哲学研究新范式， 为理解教育技术提供了突破性视
角。更进一步说，技术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它透露着人
类对待世界的方式，每一种技术中都嵌入了意识形态
偏向，即用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建构世界的倾
向，而由其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变革是技术发展最难以

预料的后果[20]。 目前，ChatGPT还未实现安全化建构，
其必然会面临因训练数据集缺陷所引发的价值观对

抗、“观点霸权” 和刻板印象等问题 [23]。 具体而言，
ChatGPT 算法很容易被用户和学习语料库重塑并赋
予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一旦使用者提问本身带有倾
向性，且针对同一问题的提问倾向不断变化，ChatGPT
给出的答案立场都有可能不同。 如果不加以输出干
预，极有可能会演化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
作为教育研究者，在谨慎对待科技伦理风险的同

时， 更需要批判性地思考新兴技术与学习者的互动。
在教育数字化浪潮下，教育技术从支持教学的“工具
性给养”转变为彰显“教育品性”的教育内生变量。 得
益于教育技术赋能，学习者认知无限发生，其能不断
获取信息、组织形成自己的知识并向他人表达，也就
是从知识消费群体转变为知识设计者和生产者。在该
过程中，学习者与技术发生着双向建构，即学习者的
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ChatGPT的生成内容。为
此，引导学习者成为有判断力的知识消费者和有德性
的知识生产者，是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使
用的前提条件。

四、调适逻辑：ChatGPT赋能学习的三重路向

尽管 ChatGPT 在重塑人类思考方式和认知方式
上有着巨大潜力，但它本身并不属于教育技术，只是
其背后的 InstructGPT 技术能够作为教育技术之器，
因此，很难直接赋能教与学。 倘若 ChatGPT 要真正成
为学习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就必然要经过“技术教
育化”过程以获取“教育品性”，成为彰显教育技术之
道的 EduGPT。

（一）规制：探索开发富含“教育品性”的 EduGPT
并研制使用指南

针对 ChatGPT存在的诸多缺陷，我国亟须加强生
成式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以满足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的需求，教育领域也要加快研发适用于教育
场景的 EduGPT。 目前，已有机构对 ChatGPT 同源技
术展开探索， 如可汗学院基于 InstructGPT 的架构开
发了 Khanmigo， 其既能扮演虚拟导师解释概念并进
行学习提示，又能充当辩论伙伴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
意识和创造性思维；Duolingo和 Quizlet等教育科技公
司也陆续发布基于聊天机器人研发的新型学习软件；
科大讯飞公司也表示正在研发基于 InstructGPT 技术
的 AI学习机。但这些研发都带有商业性质，为避免教
育被资本裹挟，国家层面要积极探索开发专门用于教
育领域、具有公益性质的 Edu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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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确保学习者以合乎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
与 EduGPT 互动，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机构、各级
各类学校还应基于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联合研制 EduGPT 使用规范。 具体而
言，至少要涉及如下内容：一是 EduGPT 的管理规范，
即制定 EduGPT 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相关战略规划、政
策法规和技术标准，明确资源配置以及监督审查流程
等；二是 EduGPT 的研发规范，主要针对 EduGPT 的
具体应用研发、产品开发制定标准，尤其是对学习者
学习数据采集、储存、使用、传输等方面进行规定；三
是供应过程规范， 即制定 EduGPT 的市场准入标准，
积极引导 EduGPT 在学校或教育市场有序生产、运
营、销售等，并细化对 EduGPT 的技术质量监测和使
用评估，营造良好的运营环境；四是 EduGPT 使用过
程规范，即对 EduGPT 使用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和
使用边界进行清晰界定，避免误用、滥用和恶意使用
EduGPT， 同时也消解使用过程中的泛伦理主义。 当
然，这只是对部分规范的列举，未来在实践中还有待
更加细致严格的探讨。

（二）增效：优化应用设计以助推“利用技术学习”
转向“在技术中学习”

《2023 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将生成式人工智
能列为影响未来高等教育的关键技术之一，认为其能
通过改变内容生产范式重塑整个内容服务供给结构

和机制 [24]，这意味着学习内容供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影响学习的重要途径。生成式人工智能要真正助推有
意义的学习发生，必然需要对 ChatGPT 生成何种内容
进行思考，也就是要思考让学习者“学什么”和“如何
学”两个根本问题，从而引导 ChatGPT 提供相应的学
习内容来调节学习者的学习行为。 究其根本，这是技
术作为学习给养如何应用设计的问题，旨在助推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从“教育技术之器”发展为“教育技术
之道”，帮助学习者实现由“用技术学习”到“从技术中
学习”的转变，从而赋能有意义的学习。

“技术已成了一种新环境，一切社会现象都居于其
中。说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受到技术的影响和调节是
不正确的，倒不如说它们都处于技术环境之中。 ”[25]教

育也不例外，技术将教育推置于一个知识化和智能化
的环境中，同时技术与教育发生双向建构，技术作为
外在力量重塑教育，教育也赋予技术“教育品性”使其
成为教育元素，这为“从技术中学习”提供了可能。 同
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习者而言，不仅仅是学习工
具，更是学习内容本身。因此，技术赋能学习本质上就
是要优化技术的应用设计。 一方面，要训练生成式人

工智能为学习者搭建脚手架以支持不同学习活动的

开展。 在接收到学习者的提问时，通过提供相关提示
或线索引导学习者开展学习和解决问题。 该过程中，
脚手架的主要功能在于替代学习者完成低水平的学

习任务， 并提供完成高水平复杂任务的框架结构，从
而指引学习者由浅层学习走向深层学习，由获取零散
知识转为形成系统化认知。 另一方面，要增强生成式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联结性，最好是以知识体系的形
式而不是成熟的观点呈现，这样不仅有助于学习者将
相关知识元素迅速关联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性认知，
而且有助于调动学习者的元认知、反思和批判等高阶
思维的参与，从而破解学习中的思维替代和缺乏认知
建构过程等问题。

（三）赋能：重设关于如何学习的评价以驱动有意
义的学习发生

教育评价是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教育
评价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在教育评价改革中，
对学习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大观念，促进学生学习也
逐渐成为评价的主流尺度[26]。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深度学习、生成能力和人机交互能力上的突破，学习
尤其强调高阶思维的参与，如批判性思考能力、创新
能力、实践能力、知识迁移能力、提出和解决深层次问
题的能力、沟通协作能力、人与技术的互动能力等，这
些能力也恰恰是面向未来智能时代的关键竞争力 [27]。
这意味着无论是“利用技术学习”还是“从技术中学
习”， 学习评价必然要指向学习者高层次认知技能的
发展。 然而，传统学习评价主要通过纸笔测试评估学
习者记忆和重复事实性知识的能力，以及对已有知识
的模仿性再生产能力，评价依据相对单一，且侧重对
学习结果的评价， 已经无法满足数字化时代的需求。
对此，必须创建新的学习评价，从强调知识到凸显能
力， 更加关注学习者在动态学习过程中的深层次理
解、关联程序学习能力等具体的思维发展，以帮助教
师理解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征，并诊断认知模
式，从而为改进后续学习提供有效证据。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动态监

测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持续性采集多模态数据、深度
挖掘学习数据背后隐藏的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学
习评价变革成为可能。 具体而言，学习评价变革除了
要重视形成性评价、丰富评价内容外，还需要重点考
虑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评价设计要重点关注学习者如
何学习这一根本问题，为教师理解学习者的学习过程
提供证据。 “只有当评价设计反映了对于人是如何学
习的这一问题的理解时，评价才是最为有效的。 ”[17]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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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促使学习路径由机械记忆走
向理解生成，更加强调高阶思维的参与，更加关注学
生如何学习、学习如何有效发生，也就是要求学习评
价能为干预学习发生机制提供证据。二是学习评价设
计要为缩短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提供依据。学习评价
要真正驱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就必须提供关

于学习的有意义反馈，尤其是对学习问题、学习风格
和学习趋势的具体叙述， 而不仅仅是一个量化结果，
这样才有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学习者当前

水平与期望水平之间的差距，真正成为“学习提示工
程师”，从而提供精准的学习支持服务，帮助学习者形
成有意义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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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of intelligent evaluation
algorithm and ensure the "purposeful" operation of the algorithm. Thirdly, the application boundary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data should be grasped to highlight the "people-oriented" value of data.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Educational Evaluation; Digital
Justice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is centered on effective dialogue, and the collaborative form has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future, more in-depth analysis can be made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uman-computer
two-way feedback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and learners' questio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GPT; Human -Compute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Human -
Computer Dialogue; Feedback Literacy

[Abstract] ChatGPT has triggered a thinking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virtue
of its human-like abilities to recognize, generate and create, and a different cognitive framework is being
established. For learning, ChatGPT will reshape the learning starting point, learning form and learning path
through the instant output of high-density information, the emphasis on problem-focused self-organized
learning, and the attention to knowledge transfer and understanding generation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Meanwhile, the potential logical tension in this process also brings uncertainty to learning,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ripl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efficient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learner's thinking
substitution, deep learning generation and academic ethics transgression, massive data training and specific
ideological bias. In order to better avoid risks, to accelerate the release of ChatGPT's technical dividend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o make ChatGPT truly empower lear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ly, ChatGPT should be educated. EduGPT with "educational character"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the usage specification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ensure the rational and healthy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ers and EDUGPT. Secondly, the application design should be optim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scaffolding for learners and facilitating knowledge transfer, so as to encourage learners to shift
from "learning with ChatGPT" to "learning in ChatGPT". Finally,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hould be res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cusing on how students learn and how learning occurs effectively, so as to drive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Keywords] ChatGP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Happening of Learning; Facilitati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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